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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勇

1
雷维耶打开自己在二楼的窗户

时，稍显燥热的海风迎面吹来。再一次
的分手，让他对于爱情心设了个人为屏
障。艾丽切深爱着他，可是，她爱的越
深，雷维耶却躲的越远。艾丽切一次次
痛苦地问他原因？可他连自己都不知
道为什么这样？

有时候，他感觉一个人活在世界
上，孤独的同时也获得了作为个体的
极大自由。他可以在燥热的房间中除
去外衣，让脚搭在沙发上，惬意地想毫
无边际的事情；可以不着睡衣，在薄毯
下赤裸的所依。但跟艾丽切一起他也
有这样的自由，但他不敢。这不敢与
其说是别人造成的，还不如说是自身
刻意的折磨。甚至，他接受不了刚刚
还相拥的女人，在洗手间里所发出的
声响。每一次，当艾丽切跟他亲吻后
进入洗手间时，他都会将房间的音响
放大到能掩盖所有的音量。

房子的背后，就是极易爆发的维
苏威火山。当然，它是座美丽的火山，
时常，雷维耶会想象公元 79 年，庞贝
人被掩埋的场景。或许就是因为在洗
手间发出了不该发出的声音；也或许，
女人就不应该去洗手间。这世界已经
有足够的浪漫和精彩了，既然不知道
末日的来临，那么那不勒斯和它美丽
的海滩就是个天大的谎言。谎言背
后，接近真实的？是冰川，是白得发蓝
的雪山，是雪山下的牧场、牦牛，是金
顶寺庙和牧场中有信仰的人们？再深
里思索，维苏威象征着毁灭，而西藏的
雪山即象征着永恒和希望！就连爱情
也应该诞生在那处神圣的地方。距离
并不是隔阂这些的理由，有雪山存在
之地，就有道路可以通达。想到这里，
雷维耶看见自己微微颤抖的指尖。

这陡然而生的意境，让雷维耶彻夜

难眠。他认为如果不给他一个解脱的方
式，他无法接受那不勒斯给予他的任何
结局。当艾丽切捂着脸，从他身边痛苦
离去的时候，他居然未落下一滴眼泪。

行医一生，如今已经退休的母亲，
不能给他任何的帮助。父亲过世后她
的窄小居室，挂满的居然是中国已故
总理周恩来的照片。从他在天津南开
的少年照，到法国留学、参加革命，中
国建国以后的，雷维耶敢肯定，母亲的
房间拥有意大利最多的周恩来照片。
甚或，她不知才从哪里淘来的毛笔，蘸
上瓷盘里的墨水，在习周恩来这三个
字的写法。雷维耶看着她这有些荒唐
的举止，有时候，按捺不住，会问母亲
个中的缘由。

“还需要原因？周是中国最酷的
男人！不是吗？也是世界最酷的。”不
好意思地，母亲的脸居然飞上了红晕。

问题是雷维耶不完全相信母亲的
话，这个很可能跟他对于雪山的向往有
相同的意境。只是母亲永远无法跟周
恩来邂逅，而他，却可以抛却一切，向现
实的场景进发。那以后的故事，他不愿
也不敢想象。就像他的家乡坐落在维
苏威火山口一样，其实这不能算是一个
荒谬的的理由，这世界本不需要理由，
如你我的出生、最终的归去，不是我们
能够计划的。火山口上的故土，反而更
充满诗意，不是吗？

IT公司的中国代理商，给了雷维
耶这次机会。但雷维耶在心底坚信，
这可不是走马观花式的行走。他深
知，就是罹难!也不存回头路的。

而跟母亲告别的时候，显然，他说
是去周恩来的故乡中国，而丝毫未提西
藏和西藏的雪山与冰川。他怕任何人
碰触它们，一触即碎的牧场和雪莲啊！

2
进入高原的上空，满眼的雪山像

朵朵盛开的莲花。飞机像是在莲池中
穿行。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难能见到的

景象啊！让雷维耶反复地擦拭着眼睛
和被泪水模糊的镜片。他幸福地靠在
椅背上，想机翼下的金顶寺庙，想寺庙
前匍匐的人们。

贡嘎机场，即设在浩浩荡荡的雅
鲁藏布河谷上。下机的瞬间，雷维耶
还是用手掌遮挡了下眼睛。似乎具有
金属质地的阳光，铺展一地。不久，雷
维耶发现很多同机的旅客开始以掌抚
胸，大口呼吸，有的则痛苦地将脸贴在
机场大巴的椅背上。这些高反的症
状，在自己的身上一点都没发生。雷
维耶坚定自己跟高原是有缘分的人。
问题是，若没有足够的缘分，雷维耶也
不会开启这次决定一生的行程。

之前，雷维耶看过关于高原关于
拉萨的一些影像。但当他置身在八廓
街转经的人流中，望着那一张张安静
的虔诚的面孔，直觉有一种回家的感
悟。是的，让心回家！雷维耶学着藏
人的样子，第一次在大昭寺的千年石
板上，叩起长头。

与其归来了，就住在自家的门
口。雷维耶是个决定了，就不会轻易
改变计划的人。无论做什么，他相信
冥冥中，人世间有条一直在无形牵引
自己的线，他的每一步、每个举止，都
在这根线上早晚颤动。叫圃巴仓的简
易客栈，就静静地立在大昭寺后面的
古巷中。斜对面是拉萨古城目前唯一
的尼姑庵：仓姑寺。

来西藏前，做过些藏、汉语功课的
雷维耶，生活上不存在任何问题。简
单地洗了个热水澡，躺在藏式的木床
上，雷维耶才开始认真打量起居住的
客房：地面被铺了层厚实的木板，墙面
上绘制了他那时候还不明白的藏八宝
图案。四角悬挂着鲜艳的布帷，石墙
的窗户很深、很小，里面有几盏大小不
一的铜质酥油灯。灯上积满灰尘，窗
格也有熏黑的迹象。看来是座有年头
的建筑——

昼暖夜寒的拉萨城，清晨却是万
般的祥和！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圃巴仓
客栈小院时，雷维耶惺忪着眼睛，准备
起床。这还是刚下机时高原的阳光
吗？暖融融的，带有半开的玫瑰的色
调。打从自己的二楼窗台上，雷维耶
眯缝起眼睛，微笑着，请似乎带有水汁
的阳光落入口来。

给母亲的平安电话，估计着实让
她老人家吓了一跳：

“北京、上海？还是广州？”或许那
个将周恩来视为一生偶像的妈妈，就
只知道中国这几个城市。

“在拉萨。”
“西藏，拉萨，妈妈。”在雷维耶强调的

过程中听筒里没有了声音。他明白此刻
母亲的诧异表情，所以轻轻地挂了电话。

圃巴仓客栈底层的索穷酥油茶馆
的如今的主人是位来自日喀则的央美
阿妈，她的在大连读旅游管理专业的
十七岁女儿尼珍，寒假回来后还躺在
温暖的床上熟睡着呢。

“您是刚来的吧，第一次到高原
来，要多喝喝这酥油茶的，能缓解高
反。我们西藏人祖祖辈辈就靠这个生
活，嗯，还有这个。（央美指了指瓷碗里
的糌粑）好吃着哪。看看门外的那些扎
西，戴红辫子的康巴，魁梧的像藏獒。”
说到这里，爽直的央美被自己的话弄得
笑了。雷维耶不曾留意这些，傻傻地，
用多半英文夹杂一点藏语的话应道：

“酥油茶，好喝，糌粑，我不会吃。
康巴，漂亮，阿妈，漂亮。”这一连串的
单词，让央美别过脸去，再又折回身，
做到雷维耶的旁边，手把手地教他怎
样吃糌粑。

显然，这是个愉快的早晨。玫瑰
红的阳光、爽直的央美、英武的康巴
汉子、古旧的沉淀着岁月色调的圃巴
仓客栈。炉火边的雷维耶，安静地享
受着本属于他的宁静时光。他专注
的样子，像一尊雕塑。（未完待续）

哈达
■吴毓福

在我蜗居的小镇上，行道树几乎是
杂七杂八的。然而，最为打眼的，我以为
要算那一排玉兰树了。那一排玉兰树，
从春到冬，它都蓬蓬勃勃向上生长，铁质
般的树干顶着绿冠，有素朴刚健的美。
经冬之后，春天来临，玉兰花开，又大有
玉树临风的丰姿。

四季里，上班，下班，都必经那一排
玉兰树下。每一次的经过，玉兰树的花
与叶，都时不时地承接着我的视线，让我
偷得片刻的闲情。

又一个春天来临了。瞧！玉兰树油
绿的叶片，托着瓷白的玉兰，高远的天空
铺出一片湛蓝。一朵，一朵，洁白的玉兰
花，掩映在那油绿而厚密的叶片丛中，羞
涩如美人掩面，肤如处子凝脂，状如出水
芙蓉。如果说空气是水，她就是开在树
上的荷花。她像荷花一样高洁，一样袅
娜。高洁袅娜的让人“只可远观而不可
亵玩焉”。

读沈周的《题玉兰》诗：“翠条多力引
风长，点破银花玉雪香。韵友自知人意
好，隔帘轻解白霓裳”，始知古人早已将
玉兰花比拟杨贵妃，并与《霓裳羽衣曲》
的掌故钩连起来。可见玉兰花的花雅香
幽，无怪乎，引得古代诗人皆以“玉雪霓
裳”状其姿色，竞相题咏了。

寂静的春夜里，月色溶溶，出门散步，
散着，散着，不知不觉地就散到了那一排
玉兰树下。月光下的玉兰树，白天里油绿
油绿的叶子，在月夜里则是一片朦胧的黛
绿，玉兰花承受着月光的轻轻爱抚，散发
着淡淡的，幽幽的清香。氤氲在这样的清

香里，似有一种沉醉忘归的感觉。
玉兰树，立在那里！玉兰花，开在那里！
玉兰！她预约着我的每一个早晨或

黄昏，每一个夜晚和白天。每一次，从她
的身边经过，我总要放慢自己的脚步。看
一眼她的娇羞，看一眼她的妩媚，看一眼
她的清丽。有时，不经意间，还会遇到鸟
儿栖飞于花前叶下的浪漫。你看！这不，
正有两只八哥，一只栖于枝头，一只飞于
叶下，顾盼传情，黑黑的鸟影，映衬着瓷白
的玉兰，让我心不觉为眼所乱，以至“仰面
贪看鸟，回头错应人”。

凝视这玉兰八哥图，我的脑海里不
觉就浮现出画家于非闇的《玉兰黄鹂》
来。记得那幅名画，画家用石青为底色
来烘托玉兰和黄鹂的。那鲜明清丽的色
彩，恰是蓝天映照下一派晴空万里、鸟语
花香的大好春光。

有一回，和同事同行，正是玉兰初开
的时候，我惊喜地将那几朵玉兰花指给
他看，他淡淡地说：我还没在意呢！也难
怪，玉兰初开，只三两朵，娇羞地掩映在
繁枝密叶间，的确难以进入人们的视
线。我这才知道，路过玉兰树下的时候，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意玉兰的花开的。
这其实也很平常，没有什么。只是在生
活里，在意不在意身边的花开花落，全赖
于人们心里有没有像花儿一样宁静淡然
的情怀。

无怪乎，屠格涅夫说：“人生的最美，
就是一边走，一边捡拾散落在路旁的花
朵，那么一生将美丽而芬芳。”

是的，这个春天，在玉兰花开花落的
清香与声息里，我感受到了人生的美丽
而芬芳。

玉兰花开

■刘小兵

康定明媚的阳光连续光顾了一周,天
空一片清明澄澈。我那因生活琐事而浑
浊的心也因之澄澈了一些。

午饭过后，阳光正热，是最适合散步
的时段。自将军桥新桥处，沿临河的步
游道逆流而上，冬的痕迹若隐若现——
夜间爬上河床的冰条儿，泉眼般吐着水
滴；穿羽绒服姑娘，和穿新绒衣的狗儿在
赛跑；蜿蜒的石板路，铺满金黄色的树叶
和黄金色阳光，像极了通向童话世界的
轨迹，花白头发的老人牵着孙儿在这轨
迹上跃动……

顺着木梯子，向白土坎村爬升，折多
河的喧嚣渐渐远去，风吹打着干枯的白杨
树叶，脆响越来越清晰。陡峭的栈道上，
有人向上爬、有人向下跑，互相都不打扰，
只在逼窄处碰头时，微微对视一笑。走上
木梯尽头的公路，便晒不到太阳了，风变
得有些冷。阳光就在身后，而我却要前
行，偏偏风还吹个不停，我不由得对着手
掌呵了口热气。但是我并不因此抱怨，若
不是风把云层吹散，又哪来大好天气呢？

白土坎村，是康定人公认的富庶之
地。几乎家家户户都修着三四层高的
大房子，无论是开停车场，还是搞农家
乐都能带来丰厚的收入，最划算的是将
自己住不了房屋出租，不仅收入可观，
而且不费力气。在白土坎村，差不多每
户人都有一块菜地，菜地里那些长势齐
整喜人的萝卜、青菜到了菜市，每斤都
比外地运来的同类蔬菜要贵上几角。
你要是问：“都没花运费，咋还贵点呢？”
当地人会底气十足地回答你：“我们的
菜太阳晒得多”，而这个答案总让人心
悦诚服。

白土坎人在建房和种菜上的智慧在
于赶上康定城市的发展，把有限的资源

变成了尽可能多的资产。而他们这种智
慧，又总让我这个外乡人羞愧不已，因为
我在康定所能追求的“地”只有一张草席
那么大，既不能种菜，更不能建房。

但我突然又想到，一块席子大的土
地，建一个花圃应该是可以的。而有了花
圃，也就有了拥抱四季机会。

关于花圃的构想赶走了我的羞愧，
我继续往前走。

为了避免迷路，我选择了走公路。
和我一起走上公路的还有一对外国情
侣，他们手拉手欢喜地说着自己的语言，
我从他们的笑声中，感到他们的快乐还
有幸福。但落寞还是让我加快步伐，和
他们拉开了距离。后来我又遇到了一些
开着轿车，骑着摩托，也有和我一样空手
步行的人，他们沿着相同或相反的方向
各自行进。在公路的尽头，我听到了一
个极具生命的声音——一条被铁链套着
的藏獒冲我汪了几声，既像在示好，又像
在示威，它被铁链套着，而我却在自由行
走，这是人与动物之间本质上的区别。

穿过几户人家，我又到了步游栈道
上。阿里布果山腰上的栈道是我爱去的
地方，我曾多次在这里观览康定城全貌。
但在冬季来这里远望，却是第一次。而这
一次的远望，就让我发现了一幅美丽的画
卷——山尖，光芒四溢的白雪蒸发出洁白
云朵；山腰，色彩斑斓的树林宛如泼墨的
水彩。而无论雪山、树林都和山脚下的小
城共同沐浴着阳光，一切都那么安然自
得、恰到好处。

在老舍笔下，冬天的济南是躺在摇篮
里的婴儿，温暖、平静；在我眼里，冬天的
康定则是站在阳光中的少女，清明、通透。

盆地的冬季常常是昏暗、沉闷的，而康
定的冬天却无比清明，这份清明刚好来自
阳光和风。我想，不负阳光也不惧风，便是
我们在康定这座小城里，该有的态度吧！

不负阳光

■吴文兰

很想有个院子。只要徳富芦花的小
院那样大，十个平米，就够了，他的小院
里有李树，黄菊，银杏，除了这些，我还想
种上一棵桃树，春来不仅有李花飞雪，还
会桃红夭夭，我还会种上一棵梨树，觉得
梨花落地的时候，有种凄美的清寒。

我的院子里，要有一条卵石铺成的
小路，一道竹篱，柴扉轻掩，不上锁的。
站在院子里，我能够听到路上行人踢踏
的脚步声和说笑声，越过篱笆，就可以接
到邻人递过的嫩竹笋和青菜薹。院子的
地面，铺着绒绒的青草，像河滩上的那种
草儿，间或开着黄色或紫色的小花，还有
蚯蚓时时在里面巡游，蜂蝶也偶尔来作
客。我会在院角点上几株玉米，绿叶沙
沙的，还会绗上几道白菜，菜花开的时
候，引得蜜蜂嗡嗡地飞来。篱落疏疏，我
会在春天编上一丛豇豆，夏天绣上一屏
牵牛，到了秋天，丝瓜藤已经泛黄了，我
就任它们在秋风里招摇，风吹过，一只老
丝瓜会发出“蓬蓬”的声音，这时候，适合
听一首怀乡的曲。

还要有棵柿子树，在瑟瑟的秋天，柿
叶都凋谢了，树枝上却还挂着一盏盏小
红灯笼，映照着小院的天空，任谁见了都
会心生欢喜的。如果还可以种上什么，
就种一棵腊梅树吧，喜欢腊梅的形，斜枝
逸出，横影窗上，那样，遇到落雪的夜晚，
再燃起红泥小火炉，温上一壶花雕，暗香
疏影里，邀上三两好友映雪对酌，我想象
不出还有比这更惬意的生活了。

我要选一棵枝叶茂盛的树，在它的
枝丫上，添上几只鸟巢，送给无处可栖的
鸟儿，看鸟儿孵蛋，垒巢，像在树林里见
到的那样。我还想在院子里安置一个秋
千架，或石桌，或藤椅，白日的树荫下，可
以悠然闲坐，观蜂蝶飞舞，听鸟儿歌唱，
晚上，也可以透过树影，仰观夜空，任遐
思飞扬。如果有明月高悬树梢，便可以

“温一壶月光下酒”了。如果有个小院
子，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这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不伟大，
也不卑微。这样的小小的院子，我不知道
是否还找得到。或许，它就像夜空里的星
星那样遥远；或许，它就在人们的心里，只
等着我们去轻叩心扉，慢慢将它打开。

心中的小院

■刘鹏程

我不只一次到过花亭湖，那个长
在大别山腹地的湖，它的那种蓝色的
境界，早已深入到我的内心，成为我心
灵的一道背景了。

春天的花亭湖，蓝就覆盖在一片
升腾的雾气里，如一个闺中少女，裹着
若隐若现的香气，而在夏秋季节的深
处，蓝就暴露在蓝天之下，挥洒着它的
一切可能。当冬天来临的时候，水隐
退了，而蓝呢？那就只有内心里有蓝
的人才会知道，它就隐藏在神秘的西
风洞，隐藏在寺前茂盛的竹林里，或者
那些居士幽深的内心……

一些人，一些善良的人，总要来此
寻寻觅觅。而蓝，正是迎接他们的第
一位处子。那种蓝，那种开阔的蓝，那

种包容一切和感染一切的蓝，总要深
入到他们的心里，直到他们的内心逐
渐地变蓝，而浮在千顷蓝波之上的，是
星罗棋布的岛屿，金色的佛影禅光，清
脆的鸟鸣与远播的钟声，以及来自远
道的茂密的人心。

我上到枇杷岛的时候，船还没有
靠岸，一位田园少女就提着满篮子的
黄枇杷，把笑意送到你面前。而当你
深入到满山的枇杷林，漫步着，或者蹲
在一棵枇杷树下，吃着清甜的枇杷的
时候，不知不觉，你已经进入到聊斋的
境界：琵琶仙子弹着琵琶的时候，美妙
的蓝就进入到你的心里了。

我上到西风洞之前，内心一直在
湖面上打着圈，乘坐着那种现代化的
交通工具———汽艇，是不能够直接
到达的，而且速度也太快。我明白，上

西风洞是辛苦的，你必须慢下来，必须
卸掉身上的一些尘埃，一些功名，一些
利禄，轻装简行，一步一个脚印，才能
够顺利到达，才能够真正深入。因为
那儿的西风禅寺四季蓝烟不断。那蓝
是轻的，很轻很轻，不知不觉就飘到人
的心里去了。有的时候，蓝烟在天空
中像一泼墨，在一个画家的笔下游
移。而当大风起来的时候，那蓝就一
阵狂草，迅速地散在空中，散在你逐渐
辽阔了的内心。

而那个古老的寺前镇，就在蓝的
深处；那些远远近近的乡民，就居住在
蓝的尽头，在蓝的深处劳作……

我不只一次去到花亭湖，去呼吸
它的蓝，是因为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心
灵依赖，那就是她与我的生命有关，可
以说，正是这蓝灌溉了我故乡的农田，

她是我父母亲遥远的向往，她养育了
我。每年每年，花亭湖水都要流到我
们的家园。在大别山的南端之下，包
括太湖、宿松、望江等，一直到长江边
上，那万顷良田，都离不开她的抚育。
花亭湖就像一个巨大的心脏，那延伸
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的渠道，就
像一根根血管，不断地供给着生命的
养份。我想，这个心脏搏动的力量就
是蓝：博大的蓝，广袤的蓝，深邃的蓝
……这蓝到达每一株禾苗的身体里，
到达每一个乡亲的心里，就成了绿，成
了金黄。

花亭湖于我，真的是蓝的故乡。
这蓝，已经深入到我的骨髓，它总是在
我最疲惫和浑浊的时候，在我的生命
里缓缓地铺开，并且延伸到我遥远的
向往……

■余芝灵

那些芭茅，以千军万马之势，猎猎
地行走于山野，迈着整齐的步伐，发出
高亢雄壮的声音。风来，它们不低头；
雨来，它们不弯腰。它们始终都在行
走，抑或是奔跑。你听，那声音，那整
齐划一的声音。它们是要奔向哪里？
举着红色的旗帜，昂首阔步。

每一次回去，总被这股雄壮的声
音所充盈。常常地，走着走着，便停下
来，静静地听它们。我听到童年的草
马，一匹匹地飞来，飞到我的指尖，散发
出清香的气息。有健硕的，有清瘦的。
有草绿的，有麦黄的，有米白的。那红

穗子变成马尾巴，在我的手上翻飞。连
同它们的主人，编织它们的主人——
那些小小的稚嫩的脸，也一齐随着它们
飞回来，一个一个地飞回来，停在小溪
边，停在山路旁，停在田沟里。是的，是
那些脚步，那些细碎的小小的脚步。他
们的梦，停驻在一只只草马上。草马带
着他们飞翔，一直飞翔到远方。

没有谁还守着这些芭茅，这些举着
旗帜的草马，没有。他们的笑脸与脚步，
都消失好久了。或者说，都只响在过去
的一段河流里。在午夜，在无人的雨天。

而我，每隔一段时间，总要来听听它
们。我没有随我的草马奔跑到远方的远
方。我离它们不远。即便不是重返故乡，

在城边的山野，我也能常常看到它们奔跑
的身影。那样矫健与铿锵，像一个个飒爽
英姿的士兵。无论炎夏，无论严寒，它们
的旗帜从不倒下。总在举着，永远地举
着。当春风再一次吹彻山野，它们卸下旧
装，披上新的绿装。年复一年，曾经编织
草马的我，已成了脸上略带秋色的妇人。
而芭茅依旧，岁岁年年，欣荣茂盛。不变
的是，我还是喜欢隔一段时间，就来听听
它们，听听它们之后，归入宁静。

记得小时候，老家的山路上，一路
都是这些芭茅。河沟里，山路旁，田间
地头，山崖上，举目皆是它们茁壮的身
影，而沿途砍削它们的人，也络绎不
绝。挑着，或者背着它们回家。“老岗

岭，老岗岭，露水淹齐腰，芭茅割断颈。”
曾经的山路确乎这样。前几天回去，它
们的阵容更加雄壮威武了。刈割它们
做柴禾的人，却越来越少，几近于无。
绵延十多里，也找不到几柱炊烟。留守
着的都是拄着拐杖、缺牙聋耳的老人。
他们终年在山里守着，也烧不了多少柴
禾。何况有的人家儿女孝顺，家里都装
上了液化气，换了煤气灶了。

站在山路上，我久久地望着它们，
听着它们。一步一回头。粉红的缨
子，像一枚枚燃烧的火炬。猎猎的声
音，川流不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匹
匹童年的草马，在飞？还是我童年的
伙伴，正拍打着他们的翅膀，在飞？

那些芭茅

蓝的深处

一赞交通
空守宝山泪奔河，
沉舟断楫已成昨；
百万儿女齐奋起，
天堑通途车如梭。

骏马奔驰仰天嘶，
只因告别枷与索；
高原处处飘哈达，
献给太阳永不落。

二赞民居
绿草茵茵百花红，
牧歌袅袅清风送；
万千帐篷连天际；
六畜兴旺乐无穷。

昨天大儿才雕龙，
今日小女正画凤；

徜若鲁班今尤在，

羞愧艺差从头弄。

三赞扶贫
扶贫攻坚贵精准，

聚焦“四好”目标行；

发展产业最核心；

奔康路上忙不停。

党政军民齐参战，

圆梦不能少一人；

康巴处处传佳话，

千秋伟业留英名。

三赞甘孜

春
华
秋
实
。

苗
青
摄

■宁绍武


